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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在论述我国小说的发

展历史时，曾说过：“总之，宋人‘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

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他所说的“话

本”，也就是本书所说的“话本小说”。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

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锁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广泛

而持久的影响。和诗、词、文、戏曲等几可并驾齐驱，成为

宋元时代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有人甚至把话本发达的宋辽

金元时代称为“平话”的时代，可见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鲁迅还说过：“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

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福楼拜）的。”这一预言，在今天仍

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着我们要对宋元话本作比较深

入的研究。

本书名为《话本小说简史》，顾名思义，它的主要宗旨在

于向人们展示我国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受到篇幅

的限制，这种描述只能是提纲挈领式的，读者打开本书，犹

如在话本小说的百花园中的一次走马观花。为了清晰而精要

地勾勒出我国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我用下图表示：

也许可以得到更直观的领悟。

下面，让我们拂去话本小说的历史尘埃，去探视它那前

进的脚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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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话本和“说话”

话本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

地位。它是“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通称。我们叙述话

本小说的历史轨迹，毫无疑问，须从“话本”说起。

什么是“话本”呢？

“话本”是我国唐、宋、元时期人们对兴起于城市都会市

井间的“说话”艺人演唱时所用底本的一种文体称谓。它萌

生于唐代，迅速崛起于宋元时代，至明清时期，又演变成

“拟话本”小说。话本的“话”，就是故事，“说话”，就是讲

故事。

“说话”是我国古代讲述故事的一种伎艺，相当于现代的

说书。那些演讲故事的艺人，就叫做“说话人”。他们在演唱

时所用的底本，就叫做“话本”。

话本之“本”，是指故事的底本，类似于演剧的底本被人

称为“剧本”一样。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在《〈古今小

说 序》中说：“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

故阅话本，命内趟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赠。”这里所

说的“话本”，显然就是指故事的底本，它是抄在“帙”上，

由供奉局献给天子以“阅”的。

话本最初又名“画本”。现存敦煌文献中，如《韩擒虎话

本》的结尾就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之类的话。可见所

谓的“画本”，大约是指挂在墙上或公共场所，供寺院中的僧

人向群众宣讲宗教故事时所用的图画。它有某种特定的故事

内容，僧人凭借它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听众的兴趣，达到宗教

启蒙的最佳效果。它的作用大概和今天的连环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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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话本”之名的，是南宋时期耐得翁的《都城

纪胜》一书。他在《瓦舍众伎》条下说：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

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

仙之类是也。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相同。

可见，在当时话本并不仅仅是指“说话人”的底本也

泛指部分伎艺如傀儡、影戏等艺人们用以表演的底本。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伎艺间的分工日益精细，话本的含义也

渐趋明确。近人陈乃乾 三国志平话）跋》中，曾先生在

对“说话者”和话本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说明：

我国宋元之间，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

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

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

主。今之说话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

人已撰成之小说 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为依据

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

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

这段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话本的认识。

第一，话本是市井间“演说话”的讲唱文学，表演的主

要内容是“古今惊听之事”，也就是历史上那些波澜壮阔、叱

咤风云的事件和传说故事以及发人深省、富有教育意义的社

会现实新闻。

第二，话本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娱心，“杂以诨

语，以博笑噱”；二是劝诫，“托之因果，以寓劝惩”。

第三，话本与说书的关系相当密切。“今之说话人”所演

出的各种节目，如《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

成之小说” 也即话本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可见两者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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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乳交融般不可分离。

第四，话本的流传，主要靠师承和坊刻。话本最初是

“说话”艺人自己当做秘本使用的。“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

已”。“说话”艺人拜师学艺，世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师傅

往往也把话本当做维持生计的财产留给徒弟使用。尽管各门

徒在演述时，“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根据听众的审美情趣，

对底本时有各种创造性的发挥，但都秘不示人。只是天长日

久，几经辗转传抄，才有可能流落社会，后被人公开出来。

宋元时期，“说话”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书坊主人见有利可

图，就“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在坊间流传。有的书

商文化程度较低，就邀请一些文人将这些话本整理加工，甚

至重新编写。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之后，话本的艺术水平

就大为提高，传播也更为广泛了。

话本既然和“说话”有关，这里姑且先把“说话”略作

交代。

“说话”作为伎艺之一，它的发生和我国早期的优伶有

关。

在古代优伶娱人的俳笑取乐中，孕育着“说话”的某些

周室三母》说：艺术因素。如刘向的《列女传》中《母仪传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

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这说明，周初时已有瞽者对人“诵诗，道正事”了。这里所

说的“诵诗”，是指吟唱诗篇，而“道正事”则显然是指瞽者

在吟唱诗篇后再讲述有关故事，给妊娠期间的妇人遣闷。从

文中来看，这位瞽者讲述的故事属于“正事”，也即统治者所

提倡的“妇德”之类，但不可否认，后世“说话”的雏形，

至此已初露端倪。

“说话”的萌生大约在秦汉时代。

地主阶级在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以后，在物质上基本满

礼乐足了穷奢极欲的需求，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享受。《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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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说，当时皇帝朝贺时，在前殿房中置酒作乐，有倡优和

象人侍候，成为朝廷的“弄臣”。他们出入相随于皇帝和贵戚

们，在宫中发挥各自的艺术专长，向统治阶级献媚邀宠。汉

代的张禹，就是这些“弄臣”的代表之一。他“性习知音声，

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整日与弟子相娱。在

后宫时，经常与“妇人相对作优，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

罢”。封建统治阶级的追求声色逸乐，是我国“说话”和其他

伎艺滋生的温床。

在民间，“说话”也得 艺文志》如到人们的重视。《汉书

淳注说：“主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那些

“稗官”们从闾巷市井间采撷到各种“丛残细语”，就向皇帝

“称说”。而在这类“称说”的材料中，有不少是有故事性内

容的。这对“说话”伎艺萌生的影响较大。当古代的优人们

一旦从稗官的活动中获得启示后，原先流行于 巷市井间的

“谈论故事”，就会有意识地从不自觉逐步向自觉方向发展。

尤其是“瞽”等各种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不能像其他优人一

样去从事较为复杂的表演，如歌、舞、乐等艺术活动，而故

事的讲述则是一种十分简单易学的伎艺，非常适合于他们的

表演。除瞽者以外，还有侏儒也是从事“说话”的一支重要

力量。他们乐此不疲地将“说话”视作谋生的重要手段，促

使职业 年在四川成化的“说话”伎艺在民间悄然滋长。

都天回镇的汉墓中发掘到的一具东汉“说书俑”，以及

年在扬州邗江胡扬一号的西汉木椁墓中发现的”说书俑”，都

可为汉代“说话”的萌生提供有力的例证。

“说话”的迅速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志 魏志》卷二十一 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中说，聪明绝伦的曹植，在邯郸淳面前可以背诵“俳优小说”

数千言。这种小说既然可以背诵，表明它和当时的“说话”

有着密切联 始兴王传》中说，南朝的南史》卷六十五系。

陈始兴王叔陵，“夜常不卧，执烛达晓，说人间细事，戏谑无

所不为”。这是“说话”的一种早期形式，也是我们目前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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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有关“说话”的最明确的文字记载。

第二节　　唐代的话本

我国小说的历史源远流长。

唐代之前的小说，被人称为“文言小说”。唐代传奇的出

现，开创了小说发展的新时代，但它仍未脱离“文言小说”

的范畴。而作为植根于市并、与普通民众休戚相关的“白话

小说”之兴旺发达，文学史家公认为是在宋元时代，其主要

标志就是话本的崛起与飙进。然而，宋元话本也非空穴来风，

其源实缘于唐代的话本。

唐话本的萌生，与隋唐时代“说话”的勃兴息息相关。

现存《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的《启颜录》说：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

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

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

被流连不获已，乃云。

这是一则有关隋代“说话”的重要资料。这位侯白，虽

然不是职业的“说话”艺人，但“好俳优小说，人多爱狎之，

观者如市”，在众人中有较高威信。一天，杨素的儿子在路上

遇到侯白，便迫不及待地拉住他，央求“说一个好话”。于

是，侯白讲述了如下一则动听的故事：

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

脔，欲衔之，忽被 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

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

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叶，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

尊，愿郎君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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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则故事可知，隋代的“说话”在形式上和“戏弄”，

也即“百戏”较为接近，内容大多是即兴表演的笑话之类。

不过，前述引文中的“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的内容尚可得知，

它在“说话”演进中的意义值得注意。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的名词，正式出现在唐代的典籍

中，表明唐代的“说话”已渐趋成熟，有许多新的特点。

其一，是它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专门的娱乐活动。

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说：“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

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难草木；或讲经、议论、

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由此可知，“说话”

已和讲经、议论、转变等并列，成为一种为人所喜爱的独立

而专门的伎艺。

其二，是“说话”内容的故事性较强。

在上引资料中，高力士所讲述的内容看来比生动有趣，

最终竟能打动“圣情” 皇帝的心灵。《太平广记》卷二百

五十一《嘉话录》中著录了中唐诗人刘禹锡讲述的一则故事，

倘将它和侯白所“话”的内容相比，就会发现中唐时代的

“说话”已从先前即兴的插科打诨中脱胎而出，故事较为完

整，且有一定的情节，和后世的话本有密切的联系。在艺人

的长期演出实践中，它被反复修改加工后题为《虎媒记》、

《虎报恩》、《大树坡义虎送亲》等，辑入著名的《醒世恒言》

中。

其三，是“说话”已不局限于皇宫内院和贵宅私邸，它

的听众，也转为普通的“市人”，即市民。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续集》四《贬误》所记，有“市人

小说”一语，它即民间“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常在人的

生日等节庆时演出，地点多数在民众聚集的露天空地，如街

头巷尾或茶肆酒楼等。大凡人群聚集处，大概不难见到“说

话”表演者的身影。

其四，是“说话”已相当流行，深受民众的喜爱。

《唐会要》卷四说：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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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通人间小说”。人间小说就是民间小说。皇室宫廷人员如

此，社会地位较低的妓女也不例外。孙綮《北里志 序》说：

“其中诸妓都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谈吐和言话是“说

话”之意。除了歌、舞、乐之外，唐代的妓女还兼表演“说

话”，可见唐代“说话”的勃兴。

隋唐“说话”的勃兴，直接催生着话本的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俳优小说”，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

就会萌发新芽。

而伴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唐代的寺院中又盛行着通

变文，更和话本交相辉映，俗说唱体的“俗讲”文字 带

来了唐代白话文学的新气象。这一点过去人们认识不足，随

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对此的看法有了新的提高。源自印度

的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东汉和魏晋时期的

“格义”，不仅很快立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

其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如梁武帝竟

三次舍身为奴，出家奉佛，上行下效，使佛教深入民众心灵。

来自异域的佛教和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融

会后，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新兴文化，在隋唐时代臻于巅

峰，被人称为是“佛学的时代”。这对话本的萌生起了极大的

作用。特别是变文的兴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话本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唐代话本小说的出现，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

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加上对话本判别的标准在

把握上的差异，人们对敦煌文献中的存世话本还有不同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的倾向是过泛过滥。不少人只强调

变文的叙事性，认为凡是叙事性的变文都是话本小说。据他

们的统计，唐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也即话本小说约有五十篇

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判。我们判断唐代大量的变文中是

否存在话本小说，除了要考虑它们在内容上的叙事性以外，

还应当着重关注它们的韵散结合的具体情况。散韵结合是这

批唐代变文在艺术上的基本特点。但关键之点也在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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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这批作品中，凡是叙事性的以散文为主的（这种为

主至少在篇幅上要占六至七成以上），才可称其为白话（短

篇）小说，或话本小说，那种叙事性强而以说唱体的韵文为

主的（全篇文字三至四成以上皆为韵文），甚至通篇都是韵文

的，不能归入白话（短篇）小说，或是话本小说一类。从严

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理当归入变文一类。搞清这一问题，

对唐代小说、变文，甚至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近二十年前就说过，在唐代的存

世作品中，只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

冥 和《师记》、《秋胡》、《叶净能诗》（一说作《叶净能话

师谩语话》（又名《不知名变文》）等六篇小说，以及已经佚

失但大致可以窥知其内容的《一枝花话》，基本上可以确认为

是唐代的话本，而其他一些作品是否属话本，还有待探究。

我的这一看法至今未变。

在现存的上述六则话本中，《唐太宗入冥记》、《师师谩语

话》、《秋胡》、《叶净能诗》四则已残缺不全，《庐山远公话》

基本完整，唯有《韩擒虎话本》属于“完璧”。这两则小说可

视为唐话本的代表作。

《庐山远公话》是敦煌文献中唯一在标题上注明“话”的

小说，乃唐话本存世的可靠资料。

话本的主要人物是远公，即惠远（一名慧远），在历史上

实有其人。他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高僧，精通儒学，“博综六

经，尤善老庄”，被人尊为净土宗的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庐山远公话》是唐代的佛教徒借惠远的事迹来宣传佛教义理

的一个话本。作者用两万余字的篇幅，相当具体地描绘了惠

远一生“说法”的主要经历，不仅对他推崇备至，而且还打

上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烙印，讲了大量的佛家义理，表明

当时普遍存在着的崇佛尊道的社会风气。话本中出现的人物，

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市人、民众，包括盗贼、鬼神，无不

视佛教为神明经典，顶礼膜拜。惠远一路逢凶化吉，也全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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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他有“说法”的看家本领。《庐山远公话》不仅篇幅长，容

量大，情节较为复杂，而且人物众多，场面壮观，话本的各

种艺术特征已基本具备。作品中的奴隶交易、强盗行军及和

尚说法等描写，都十分传神。这在萌芽期的话本中是出类拔

萃的。

从这则话本也可看出，当时佛教对小说的深刻影响。我

们也可把《庐山远公话》视作一则佛教话本，它开启了后世

小说和佛教结缘之路。

《韩擒虎话本》，又名《韩擒虎画本》，是我国最早的讲史

话本。

全篇主要叙述隋文帝杨坚建功立业和韩擒虎的殊功。尤

其是主人公韩擒虎的形象，在话本中被描绘得相当鲜明。作

者抓住灭陈（叔宝）及和蕃两大事件，通过对韩擒虎的生动

刻画，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个勇猛威武、有豪侠气概的将军

形象。作者把人物置于各种矛盾的冲突中，在较为广阔的社

会背景下来表现他们的鲜明个性。同时运用“说话”艺术特

有的叙述手法进行渲染，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描

写韩擒虎的高超武艺时说：“擒虎十步地走马，二十步把臂上

捻弓，三十步腰间取箭，四十步搭制当弦，拽弓叫圆，五十

步翻身背箭，箭既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况前雕咽喉

中箭，突然而过，况后雕劈心便着，双雕并落马前。蕃王亦

见，一齐叫好。”作者运用数字的递进和排比手法，尽情描摹

了韩擒虎的神勇，使一位不同凡响的乱世英雄呼之欲出。

以上只是对《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话本》作了极为

简略的考察。其余几则残本小说也各有千秋，人们从中不难

看到唐话本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神采。这批话本，数量

虽少，却弥足珍贵。它们的披露于世，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

件大事，不仅填补了唐代文学中的一个“空白点”，而且也为

我们研判宋元话本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实例。由这些话本可知：

第一，宋元话本的艺术体制是在唐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宋元话本的擅长铺叙故事，在唐话本中也已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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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

第三，唐话本初现了宋元话本真幻结合的艺术风格。

第四，唐话本的语言半文不白，文言和口语相杂，由文

言向白话过渡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五，宋元话本的分类在唐话本中也约略可以找到相应

的例证。

唐话本是宋元话本的雏形。虽然它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思

想和艺术局限，但它的出现，却为宋元话本的发展奠定了根

基。要了解宋元话本，唐话本无疑是一把入门的“钥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第一节　　话本的崛起

话本的崛起是在北宋时代。

我国“说话”的发展至北宋已十分兴盛。郎瑛的《七修

类稿》说：“小说起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

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

某年’。”这里的小说，显然是指“小说”类话本。明人汪道

昆在《水 序》中对此说得更为明白： 说之兴，始于浒传

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

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

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

也。”可证明“说话”在宋仁宗时代，确实特别发达。

众所周知，包括“说话”在内的娱乐业的发展，离不开

较为宽松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宋真宗时代，统治者用每年十

万两银子和二十万匹绢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兼

以尊崇文化的基本国策，为话本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至宋仁

宗和英宗、神宗、哲宗时代，全国刀枪入库，书声琅琅，社

会祥和安宁。正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说，其时“正

当辇 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

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

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一片歌舞升平，繁华如

锦。国泰民安万事兴，“说话”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具体描写了北宋中后

期汴京演出的各种民间伎艺的盛况。作者提及孟子书、小唱、

唱、般杂剧、教坊减罢并温习、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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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傀儡、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

杂剧、掉刀、蛮牌、影戏、乔弄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

说诨话、杂班、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等，真是“不可胜

数”。其中的讲史、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

等，都是“说话”的科目。可见北宋时期“说话”已深入到

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

北宋初，“说话”一般在民间街头进行。

《宋事实类苑》说：“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

‘汝何为所焉？’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

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令杖之。”这里

的“缚栏为戏”，其实是“说话”艺人在街头临时搭置的演出

场所。这位“优者”因回答的问题不能使党进满意而遭毒打，

说明其地位相当低下。

又，苏轼《东坡志林》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

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这里的“聚

听古话”发生在“涂巷”之中，也证明着“说话”的表演乃

在市井街头进行的事实。

随着“说话”的兴盛，活跃在市井街头的艺人逐渐进入

茶肆酒楼演出。据记载，当时汴京城内，酒楼密布，茶肆遍

地，仅正店就有七十二户，脚店则“不能应数”。至北宋中、

后期，汴京等都市中还出现了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

瓦舍和勾栏。前者是当时各种游乐场所的通称，而后者

则是瓦舍的中心，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是勾栏。勾栏内

有“棚”，名“邀棚”或“游棚”。“说话”的表演就在棚内进

行。那时汴京的瓦舍、勾栏非常繁盛。较为著名的就有新门

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一

个桑家瓦子，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较大的“棚”可

容纳数千人，其规模之大，“说话”之盛，由此可以想见。

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北宋汴京城中的“说话”

已有了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诨话和小说等科目的初步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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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艺人常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演出的内容，所以

“讲史”话本发展很快，涌现了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

恕、李孝祥等许多著名的讲史艺人。

“说三分”和“五代史”也属于讲史。

“说三分”是指艺人讲述魏、蜀、吴三国相争的史事。诸

葛亮、曹操、周瑜等历史人物在艺人的口中被描摹得栩栩如

生。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

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

象。”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述市井中人“至说三国事，闻刘

玄德败，鼙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形，可

见 说三分”在民间深得喜爱。艺人霍四究专以说三国故事

名闻于世。

“五代史”是指“说话”艺人演述梁、唐、晋、汉、周五

国争战的史事。对于承继五代立国的北宋人来说，五代出现

的各种人物和发生的各种故事，记忆犹新，尤感亲切。这是

“五代史”能在“说话”中独树一目的重要原因。而尹常卖就

是常在汴京大内前讲说五代史的赫赫有名的艺人。

“说诨话”也是 说话”的一目，以张山人最为著名。

“小说”在北宋已相当发达。在汴京的著名小说家有李

懂、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亭、贾九等。他们在瓦舍

勾栏中讲述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当代新闻。这些故事最初在民

众的口头流传，近似真人真事。

“说话”艺人在演述中各运匠心，添枝加叶，将它们改编

成情节比较复杂、人物性格日趋鲜明的话本。其中那些特别

能吸引听众，常演不衰的故事，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当做谋

生的资本。最初，话本大多被当做秘本，其流传仅靠师徒间

的私下暗授，口口相传而秘不示人。早期话本的这种私相传

授，使“说话”人大多谨守家教，也有利于促进“说话”的

分科目。但日子久了，话本在公众场合演出，就会被人辗转

传抄，经书坊刊刻后广泛流布社会。有的书坊主文化程度较

低，只得出资请文士们对搜集到的话本进行加工整理或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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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这也使话本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第二节　　北宋的话本

梁公九谏现存的北宋话本有 》和 大唐三藏取经诗

话》。它们一为讲史，一为说经，对于我们探求早期话本的面

目较有认识价值。

《梁公九谏》原名《梁公九谏词》，一卷，无名氏撰。词，

本是唐五代时期的一种通俗叙事诗。话本全篇基本上以唱词

为主，与变文较为接近。其卷首有《序》说：“世有《梁公九

谏词》者，即赵岐所谓外书也。传述即久，旧本多谬，与本

传互有异同，观者不能无惑。今三复参考，订其讹而补其

缺。”可知今存本《梁公九谏》已经序作者改订，其中的唱

词，也大多改为散文体。作品中的梁公狄仁杰的故事，原与

“本传互有异同”，已多传闻性质，虽经作序者“订其讹而补

其缺”，本来的面目已有所改变，但原先的说唱痕迹犹存。唐

五代讲史向宋元平话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隐约闪现。

《梁公九谏》记唐代武则天废太子庐陵王，欲传位于侄武

三思，经梁国公狄仁杰九次进谏劝阻后，复召李显为太子。

书凡九节，每一谏为一节，可分为六个部分。全篇围绕“九

谏”，具体描写了狄仁杰的刚正不阿，赞扬他为了国家利益而

宁死不屈的可贵精神。人物集中，性格鲜明。话本在狄仁杰

身上倾注了满腔热忱，钦敬这位铮铮铁骨汉子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则讲史话本，与《韩擒虎话本》相比，它主要通过人

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缺乏人物活动的场景和神态、

动作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强。这可能同它

由“词”改写而来有关。另外，在情节安排上，全篇平铺直

叙，没有波澜，通篇运用浅显的文言叙述，较少口头文学的

通俗易懂，虽未见刻意雕琢求工，但读起来文绉绉的。这说

明，“说话”在北宋时虽已十分兴盛，但艺人演出用的底本

话本却还显得较为粗糙和简朴，尚未从文言小说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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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彻底解脱出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不

题撰人。这是北宋仅存的一则“说经”话本，为我们研究北

宋“说经”话本提供了实例。作者取名“诗话”，乃因全篇夹

杂“诗”和“话”而成，而以“话”为主。这些诗，既可以

在话本的开头和篇末，也可以插入全篇的正文中。尤其是话

本的每一节末尾，一般都用诗句作结。诗的内容和故事的情

节或题旨有着密切的联系。艺人在演出“诗话”时，其“话”

用说表，而“诗”则间以吟唱。它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话本。

后来的“小说”话本等，也常用“诗话”这一艺术形式，在

作品的开头、结尾或中间，设置一些诗（或词），留下了模拟

“诗话”体的历史印迹。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缺第一

节，中卷缺第七节结尾和第八节前半篇，刊成于宋代民间的

书肆。其成书则大概在北宋中后期。

话本的主人公是玄奘，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于贞观初，

“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

俗、土地所存，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

师”。话本借助玄奘往西天取经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后终于取

得成功的故事，以磨砺宗教徒众求佛的坚强意志，鼓励他们

为获得佛家真谛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只要心诚，就能走向

真理的彼岸。全篇在艺术上十分粗糙和简单，未脱早期话本

拙朴、率直的风貌。一万五千字，分为十七节，各节长短不

一，有的不满百字，有的两千余字，仅有情节的发展而缺乏

故事的铺陈，人物也只是粗线条的勾勒而较少细腻的情感描

写，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尤其是虚构人物

“猴行者”的出现，为这部“说经”话本增添了艺术光彩。这

位猴行者，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一路降妖伏魔，排难解厄，

保护唐僧胜利完成取经使命。作者赋予猴行者在取经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导致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历史人物向虚构人物转

移，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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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故事的先河。

第三节　　准话本

北宋中后期，是话本发展的时代。在此一时期及以前，

“准话本”也很盛行，流布很广。

何谓“准话本”？这是笔者在十年前首创的概念。它指那

些可作话本看待的非话本类作品。因为我在探寻话本小说的

文本来源时发现，它除了唐代的变文和小说以外，还和许多

被人称为“文言小说”的作品密切相关。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

略》的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的开头就说：

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

北宋时，刘斧秀才杂辑古今稗说为《青琐高议》及《青

琐摭遗》，文辞虽拙俗，然尚非话本，而文题之下，已各

系以七言。如

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

《赵飞燕外传》（别传叙飞燕本末）

《韩魏公》（不罪碎盏烧须人）

王榭》（风涛飘入乌衣国）

等，皆一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末之“题目”与“正

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

⋯及文章。

鲁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史家，他以敏锐的眼光注意

到了刘斧的《青琐高议》及《青琐摭遗》等书中的小说在艺

术形式上与其他文言小说的不同之处，并且举例说明它们和

“汴京说话”也即北宋话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联系。但它们

文辞拙俗，尚非话本，处在由文言小说向话本发展的渐进过

程中。尤可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些看法，主要着眼点乃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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